迟交的税款

征期刚过，窗口空荡荡的，往日里排成长队交税的人不见了，聒噪嘈杂的声音没有了，舒娜的心情也轻松了许多，她收起台面上有些零乱的一堆堆表格，细心地整理好使用过的文件，准备下班。可就在这时，窗口却来了一个纳税人，抬眼一看，来人似乎面熟。仔细一想，舒娜心里立刻掠过一丝紧张和不悦。几天前，就是这个女人，由于交税排队时有人加塞的事，指责舒娜没有维持好秩序。舒娜因为实在没功夫儿和她多作解释，她觉得受了冷落，还专门找所长告了舒娜一状。舒娜好委屈，光算帐、收款、开票这些活儿，还忙不过来呢，哪顾得过来维持秩序。再说，岗位职责上也没有维护秩序这一条。来人的另一个特征是年纪较大，所以虽然记不起叫什么名字，但却知道她是某五金厂的会计。这次不知她又是为何事而来，但愿她别再节外生枝，鸡蛋里挑骨头到这儿来找麻烦。

这么一想，舒娜就一脸的严肃，原本白皙而俊俏的瓜子脸，此时有些发红，脸上的每一块肌肉都紧绷着，随时准备应对意想不到的麻烦。可没想到，这次，老太太特别客气，她微笑着对舒娜点了点头，带着几分歉意地说：还得麻烦您一下，把这笔税款给我收了。舒娜说：前几天您不是交过税了吗。老太太叹了一口气。说这笔税是补税，情况有点特别。然后，就说起这笔税款的来历。

老太太名叫吴国英，原来是某国营厂的会计，大学毕业后就分到这个厂，也是全厂唯一拥有会计师资格的老会计。可是前些年却下了岗。据说，是因为她太死板，眼里不出气。领导让她虚报产值利润，突出厂里的政绩，她不干，说这不符合会计工作规矩。领导为了达到少交税的目的，让她设两本帐，她也不干，说这可是犯法的事，做不得。结果，她就成了财务科第一个下岗人员。虽然，起初一段时间心里很是不痛快，但她却没觉得后悔。好在她儿子开了个五金厂，正好缺个会计，就让老太太实现了再就业。按说，这儿子和妈，不可能会有俩心眼儿，何况，儿子办这个厂，很大程度上，就是想让老妈有个事干，免得心里不痛快，闷出啥病来。可是时间不长母子俩也闹开了矛盾。原因还是出在老太太的老毛病上。照儿子的话说，就是头脑太僵化，不开窍，啥事好认死理儿。你虽然是老妈，可在厂里，儿子可是你的上司，啥事你得听他的才对。可她不，有时候儿子说东，她偏说西，愣是和你拧着劲，让儿子哭笑不得。俗话说得好，干活不由东，累死也无功。可老太太却不管这些。只要啥事看着不在理儿，你就是皇帝老子，她也不听你这一套。有好几次，儿子正在气头上，真想让老妈再次下岗，可话终没说出口。他是怕这样一来，把老妈逼到绝路上去。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，儿子说什么也不能再忍了。有一笔八万元的销售收入，是一个客户还的欠款，儿子对她说这笔款就不要入帐了。可老太太却不同意，说，既然有了收入，早晚得入帐，晚入不如早入，不然税务机关一查帐，准得受罚。儿子说，我是厂长，自有分寸，你按我说的去做就是了。老太太说，你这样下去，早晚得出事。儿子说，出啥事有我兜着，你就照我说的办吧。老太太虽然没有犟过儿子，照着去做了，可总觉得心里悬着，饭也吃不好，觉也睡不着。这天，她又对儿子说起这笔帐的事，可话没说完，儿子就打断她的话说：“您老还有完没有？多交税您心里是舒服咋的。”老太太说，我是怕你这么下去会犯法。儿子说，犯什么法？有几个做买卖的不偷税，不偷税能挣到钱吗？母子俩各说各的理，争论得不可开交。到最后，儿子说，这个厂子到底谁说了算？老太太说，你要是按理儿办，你就能说了算，如果你不按理儿上说，你就说不算，啥事都有理关着。儿子气得在地上转磨，心里想，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将就了，一定让老太太下岗。老太太似乎也感觉到了这次是必下岗无疑。所以没等儿子开口，她自己先辞了职。临交手续之前，她把那笔销售收入一分不少地入了帐。离开厂子后，她拿着这几个月儿子给她开的工钱，又从自己的存折上支出一部分，专门来到税务局，来补交那笔销售收入应交的税款。

交完了税，老太太对舒娜说：姑娘，大娘有件事还得求你帮个忙。舒娜说，您老有啥事尽管说。老太太说：我是想如果你们有时间，抽个空儿，找我儿子聊聊，我想你们一定能说服他。我这儿子哪都好，就是有一样不好，随我，脾气太倔。你们真要把他说开窍了，大娘我摆一桌，请你们的客。送走了老人，舒娜想，这老太太虽然倔了点，可还是满可爱的。

（原载2003年通讯园地）
